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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是在 4 年前大批步入大学校园的。4 年后，当他们成为

大学里的主体、加入求职者大军，这一代人长大成人后的特征，

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这些人最近一次集体亮相，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1.8 万余名赛会志愿者中，2000 年以后出生的占了大多数。在

接受志愿服务培训时，他们学到的一条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是

“力求不卑不亢”，上岗后，他们一次次充分运用了这条准则。

夏季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席弗朗切斯

科·里奇·比提后来这样评价北京冬奥会期间担任其助理的志愿

者刘迪波——“他不只是我的助理，更是我的朋友。”在手写的

感谢信中，这位 80 岁的意大利老人称赞刘迪波是“一个善良而

且真诚的年轻人”。

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特莎·莫德则在社交媒体上说，“感觉像

在家里一样”，“这里的人非常友善，每一个志愿者都非常贴心”。

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来到某个地方，不在岗的志愿者会想

方设法去制造与这位前奥运会冠军“偶遇”的机会。他们在“大

人物”面前并不羞涩。被问及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评价，这些人常

提到的词语有自信、开放、阳光⋯⋯这也符合人们对这代青年的

描述：“平视世界的一代”。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一些志愿者认为，这种表

现来自他们的经历。

父辈曾追求的“远景目标”就是他们的日常。他们出生后不久，

中 国 加 入 了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在 他 们 的 成 长 记 忆 里 ，中 国 举 办 了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并在 2021 年宣告消

除了绝对贫困。如今，父辈设想中更远的目标，也将由他们去实现。

等 待

奥运会又一次来到北京时，全球笼罩在新冠病毒的阴影下。

此时的世界，已被疫情改变太多。连奥林匹克格言都经历了 108
年来的首次更新，变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新冠

病毒面前，人类需要更加团结。

北 京 冬 奥 会 志 愿 者 招 募 通 道 开 启 ， 是 在 2019 年 ， 那 时 疫

情还未暴发，全球有超过 100 万人申请。赛会志愿者的第一位

申 请 者 王 雷 ， 参 与 过 多 届 奥 运 会 志 愿 服 务 工 作 。 疫 情 暴 发

后，他担心过由此带来的种种影响，“会不会招募社会志愿者

都是未知数”。

百万申请者中，计划招募 2.7 万名冬奥会志愿者和 1.2 万名冬

残奥会志愿者，最终考虑到疫情防控，压缩到 1.8 万多人，这对

志愿服务的专业与高效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入选者来说，首先的挑战是等待——大部分人报名时才入

大学不久，而上岗时已大三，跨越近两个学年的等待。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实行闭环管理，最早进入闭环的一部

分志愿者，要待近 3 个月直到隔离期结束才能出来。担任“奥林

匹克大家庭助理”的一名志愿者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班车缓缓

地开出校园⋯⋯我拿出手机悄悄地记录着窗外的风景，多少带有

一点儿要“与世隔绝”的伤感。

今年 1 月 23 日下午，北京延庆赛区志愿者驻地闭环前的 5 分

钟，不少志愿者听到了组长喊“准备闭环，准备闭环”，工作人

员赶时间在环内外交接处传递办公用品和活动器材。一名工作人

员把此前常在酒店附近觅食的橘猫抱到闭环外，“希望它在外面

能遇到好心人”。这天下午 6 点，该驻地正式闭环。

接下来的日子，这些志愿者将习惯生活里的手消毒机器人、

N95 口罩、每天的核酸检测与需要时刻保持的社交距离。

提前进入延庆冬奥村的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学生徐驰翀

记得，国际奥委会一名代表在路上突然快步走远，只是因为口

渴了——想喝口咖啡，又要与人保持距离。

提前感受闭环管理近 10 天后，有志愿者称，闭环管理下的

生活简约而充实，“两点一线的通勤让大家过得更加规律，更加

健康”。

还有志愿者幽默地说，闭环犹如军训，“我们不再熬夜，形

成了稳定的生物钟，生活更有意义”。

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 10 天里，国际关系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汪令仪和同组志愿者熟悉场地与点位，“那几天好像还有点不适

应，感觉怎么没有忙起来，但比赛开始后立马真正忙起来，比自

己想象中的还要忙”。他们在河北张家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奥林匹克大家庭休息室服务。比赛日，他们服务的时间延长至

“赛前三小时，赛后两小时”。

做 了 志 愿 者 ， 不 少 00 后 度 过 了 第 一 个 不 在 家 吃 年 夜 饭 的

年。那段时间，王雷的微信朋友圈被这些年轻人的才艺刷屏，

“像一个大型展示现场，写毛笔字的、剪窗花的、拉二胡的、弹

钢琴的、拉小提琴的，特别‘卷’”。

后来，一些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惊叹这群志愿者中藏龙卧虎。

实际上，由爱好驱动的才艺只是陪伴 00 后成长起来的伙伴。在

这代人身上，多才多艺只是一个很小的侧面。

世 面

如今，人们还能回忆起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成功举办时

的情绪，那混合着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圆的压力与振奋。

北京夏季奥运会是 2001 年申办成功的，今天的志愿者，当

年大多刚刚出生。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时，他们还在上小学。来

自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的志愿者闫宏伟记得，2008 年，北京

随处可以见到奥运元素，“一些穿着统一服装的人在街上给人帮

忙”。他的父亲阎斌当时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外立面光照设计

师。开幕那晚，还在上小学的闫宏伟和妈妈在家看了电视直播，

他父亲为了确保照明，蹲守在候场区办公室，靠对讲机里传来的

声音，“听”完了开幕式。

10 多年后，闫宏伟成了奥运志愿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志愿者高海强，也从父辈那里感知最初

的奥运印象。“我爸对奥运有一种执着。”透过父亲的念叨，高海

强想象出北京申奥成功时父亲的激动，“他骑着自行车从西城区

展览馆路一路‘飙’到长安街庆祝”。

父亲得知高海强要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时，连说“太好

了，太好了”，还取出了 2008 年奥运会纪念品——一个水晶小方

雕，透过水晶能看到“鸟巢”和 5 个奥运会吉祥物“福娃”。高

海强说，他们搬过家，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但那个小方雕“到

现在还放在我们家最显眼的位置”。

高海强到岗后，全家人都进入了“冬奥节奏”，父母在家倒

数开幕式的日子，甚至连奶奶也向他“汇报”：张家口老家的村

里在招募冬奥会工作人员。

4 年前，作为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的一员，许泽卿在韩国平昌

冬奥会上采访了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杨扬的一

句“咱们 2022 北京冬奥会再见”像个约定，一直激励着她。如

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许泽卿成为冬奥会对外联络志愿

者。进入冬奥村后，她给杨扬写信说：“您的一言一行都是寒冬

里的一粒小种子，在我心里开花结果。”

来自中国台湾的李嘉慧也体会到类似的心情。她以中国人民

大学学生的身份参与北京冬奥会，成为“台湾青年冬奥城市志愿

者服务队”中的一员。她一度担心受疫情影响，参与的机会渺

茫。上岗第一天，在团队带动下，她开启了“激情模式”。她认

为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自己慢慢走出了“社交舒适圈”，开始不

再惧怕被人拒绝。

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不再需要向这代人科普什么是志愿

者，志愿服务对他们来说已不是件新鲜事。成长于改革开放第三

个 10 年的 00 后，有丰富的渠道了解周遭快速变化的世界，在诸

多认知中，也包括对志愿服务的理解。

20 岁 出 头 的 徐 驰 翀 在 上 岗 时 已 是 学 校 青 年 志 愿 者 协 会 主

席。冬奥会志愿者面试时的很多题目，他在学校组织活动时都

接 触 过 。 报 名 时 需 要 填 写 志 愿 服 务 经 历 ， 他 “ 嫌 字 数 太 少 ”，

他最早的一次志愿服务是小学时去植树。高海强的经验也很丰

富，参加过国庆 70 周年群众游行方阵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文艺汇演。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学者张睿、吴志鹏、黄枫岚调

查发现，00 后大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公共

意识的价值判断。根据他们的问卷调查，78%的 00 后大学生愿意

参加公共服务活动，58%的 00 后大学生参与过公益项目。

“我 2008 年当志愿者的时候，对志愿服务还感到新奇，而现

在 95 后、00 后不一样，他们知道志愿服务是怎么回事，新鲜感

会弱很多，但更有主动性与探索、创造的能力。”在王雷看来，

如今这一代青年有着过去世代不曾见过的世面，“他们愿意表

达，也有能力表达，求知欲很强”。

自 信

很多场景都展现出这一代青年志愿者的形象，自信、开放是

其被公认的特质。北京冬奥会上，志愿者与吉祥物冰墩墩“斗

舞”的视频，被多国网友送上社交网站热门榜。

他们会提前学习辨别英语的不同口音，发现“也不是所有的

外国人英语都好”。

“这在 14 年前的赛会服务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感觉我们那

时候会比较‘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现在的志愿者更加自

信，更愿意展示自己。”在王雷的印象中，身边这些年轻人会主

动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思考解决办法。他所主管的团队主要

负责首都体育馆赛事服务中的看台引导和服务，年轻的志愿者会

主动思考很多问题，比如人流量过大时可能出现的情况，会提出

各种突发情境和应对方案。

“还好”“问题不大”是他们的口头禅，这群擅长构建语言体

系的年轻人，在表达个体情感时细腻充分。有奥林匹克大家庭助

理连用 8 个词形容自己上岗时的复杂心情：期待，欣喜，失落，

等待，紧张，愉悦，惊愕，成就感。

第一批上岗的奥林匹克大家庭助理，需要面对一些特殊情

况，比如某些场馆尚未进入闭环状态、赛时车辆无法使用、行程

需要反复确认。他们笑称，应对新挑战和新难题的过程有一种

“创业”的感觉。

进入驻地后，有 3 名奥林匹克大家庭助理戏称自己成立了

“ 技 术 公 司 ”， 承 接 的 第 一 个 大 项 目 就 是 电 视 调 试 工 作 。 在 这

里，他们播放中小学广播体操的背景音乐，跳起小时候的广播

体 操 。 国 际 奥 委 会 工 作 人 员 也 闻 声 而 来 ， 跟 他 们 一 起 打 太 极

拳 。 有 志 愿 者 在 心 得 里 写 下 ：“ 广 播 体 操 +太 极 拳 外 交 get√，

文化输出，有！”

志愿者们用自己的方式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宾至如

归”。有人称自己服务的对象“既像爷爷又像老师”。在面对年长

的主管、领域经理时，这群年轻人也表现出了自如与平等。王雷

记得，组里的志愿者喊自己“雷哥”，有人会在休息的间隙主动

问起职业生涯规划，还会聊聊感情生活。

虽 然 隔 着 口 罩 ，但 敏 锐 的 志 愿 者 仍 旧 捕 捉 到 了 这 些 远 道

而 来 的 客 人 身 上 的 熟 悉 之 处 。在 汪 令 仪 和 同 组 志 愿 者 眼 里 ，北

欧 国 家 代 表 团 的 贵 宾“ 有 些 社 恐 ”，“ 可 能 过 度 的 热 情 会 打 扰

到 他 们 ，只 要 让 他 们 安 安 静 静 就 好 ”。相 较 之 下 ，斯 洛 文 尼 亚

代 表 团 的 朋 友 更 为 活 泼 ，看 到 自 己 国 家 选 手 获 奖 ，兴 奋 得 彼 此

碰 拳、欢 呼 。

上岗几天后，负责贵宾休息室的汪令仪有了判断高级贵宾的

直接标准：有无助理人员跟随。不过，在志愿者眼里，这些外国

官员是客人，也是朋友，他们有的爱吃中国水饺但不喜欢蘸醋，

有的喜欢场馆提供的头戴式口罩，有的情绪被本国运动员在赛场

上的表现所牵动。“每一个来访的人都是贵宾，不管面对什么场

合，我们都不太怵。”她说。

置身首都体育馆的王雷常常感到恍惚，像回到了 14 年前，

“场馆没变，比赛项目和基础设施变了，更大的变化在于氛围”。

一些不会在 2008 年奥运赛场上响起的乐曲，在 2022 年的冬奥会

赛场上播放。在赛前补冰师傅补冰时，响起的可能是 《我是一个

粉刷匠》；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夺金后，现场

播放了 《沧海一声笑》。

“花 样 滑 冰 比 赛 时 ，有 出 现 选 手 摔 倒 的 情 况 ，现 场 的 中 国 观

众都是真诚地为选手加油鼓劲儿，不分国别。”在王雷看来，“我

们已经过了要向世界展示和证明什么的时候了，在 2008 年可能

大家特别期望的是中国队夺金，但现在更多的是真诚希望运动

员在赛场上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从观众到志愿者，都体现出一

种文化自信。”

快 乐

冬奥会赛程过半时，不是每天都有志愿服务任务的汪令仪

开 始 “ 盼 着 上 岗 ”。 在 她 看 来 ， 这 种 生 活 有 时 比 上 学 有 意 思 ，

“ 快 乐 的 时 光 很 多 ， 会 有 一 种 自 主 处 理 事 情 、 独 当 一 面 的 感

觉，不那么按部就班 ”。她很早就把签名设置为小学时熟悉的

一句歌词“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她说，“调整情绪、转为

快乐是一种能力”。

一名昵称为“大树叔叔”的奥林匹克大家庭助理曾陪同国际

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出行考察，杜比先生

把这次考察看作是 holiday （休假），而“大树叔叔”说：“这其

实也是我的 holiday——虽然此次是我首次上岗，要处理的事情

很多，要联系的人很多，但看到各场馆里壮观的赛道和美丽的雪

景后，忙碌和疲惫被兴奋和震撼所取代。”

兴奋与创造力也融入志愿者的非上岗时间，在规律、有序的

冬奥节奏里，他们快速掌握了闭环生活的平衡。

在结束一天的志愿服务后，有些人回到驻地，会走进自习

室，为考研做准备，或是对着镜子练习求职面试。

上岗时的高海强力争做热情的志愿者，下班后就切换成“观

赛者”模式，在微信朋友圈更新每日赛程，发布“后方记者小高

报道”。他将此视为“工作时间外最大的娱乐”。徐驰翀习惯了在

轮休的时候打乒乓球，“捡起这个以前的爱好”。所属岗位志愿服

务结束的那天，汪令仪在场馆里玩了最后一场狼人杀。

一名反兴奋剂领域志愿者说，他们面对的是日益强盛的国家

和愈发美好的生活，比起外在形象，更习惯通过更生活化的语言

向外国人表达当下中国青年的样子。与此同时，在他们眼中，通

往丰盈人生的道路不只有吃苦这一条，包括志愿服务在内的很多

尝试与体验都充满了兴奋感。

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睿等人认为，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

时，00 后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认

为谈论物质是市侩和庸俗的表现，反而直接描绘舒适而富足的生

活并为之奋斗。

对志愿者而言，闭环管理的日子不算很长，但足以成为一段

特殊生活记忆。在延庆的志愿者驻地，不少男性志愿者提出理发

的需求。经过开会讨论，从北京城里请来的理发师进入闭环，在

志愿者中发布了预约表格。不到半小时，理发预约就排到了一周

后，有的志愿者在备注中留言需要修剪刘海，还有的直接跑去请

理发师设计新发型。

根据防疫规定，蛋糕上的奶油不能进入闭环，驻地厨师用长

寿面代替生日蛋糕。志愿者生日当天，厨师们在环外厨房内“接

单”，做好长寿面后严格密封，送到转运柜内进行表面消毒后，

再由环内服务员取出，送给过生日的志愿者。

微 笑

上岗前的一件事，让汪令仪印象深刻：一位外国朋友迷路，

有志愿者想帮忙搬行李和带路，而业务经理说，“有专业的交通

领域志愿者能提供帮助”。

在越来越强调专业化的今天，国际赛事志愿服务也越发讲究，北

京冬奥会上，志愿服务涵盖了 41个业务领域。有志愿者说，大家很清

楚服务对象需要什么，“不会去过度服务，恰到好处，懂得分寸”。

用汪令仪的话来说，“奥运会很大也很‘小’”。宏大的部分

源于世界级体育盛会，而“小”则意味着，每个志愿者都只需做

好自己工作领域内的事。

人际交往中难得的“边界感”被这代年轻人掌握得恰到好

处。实际上，这些志愿者每天面对的是各国面孔。用王雷的话来

讲，夸张一点说，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个外交场合。

徐驰翀是最早开始体验这种分寸感的志愿者之一。延庆冬奥

村预开村的第二天，他和同组志愿者就帮助加拿大代表团一名成

员解决了互联网专线无法连接的问题。他服务的收费卡业务领

域，往往从订货单的长短就能看出国与国的不同。“有的国家代

表团的物资订单有好几页，而有的可能只订购了一张桌子一把椅

子，但我们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徐驰翀说。

平视世界的一代，无论是赛场之内，还是赛场之外。

很多今天的志愿者发现，这一回给他们培训或担任某个业务

领域主管的，有不少是 2008 年的志愿者前辈。传承的背后是整

体志愿氛围的提升。“志愿北京”到现在都是北京的一张名片，

在这座城市，注册志愿者中已有很多 00 后。

在国际赛事志愿服务上，中国的热情有目共睹。王雷回忆，

在 2014 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上，有国外志愿者还会为看到来自

中国的志愿者而惊讶，到了 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国外同行

已经习惯了中国志愿者的身影。

人数上的对比更为明显：相较于索契冬奥会时的 20 多名中

国志愿者，平昌冬奥会有 113 名中国志愿者。

王雷记得，索契冬奥组委志愿者部的人告诉他，索契设置的

城市志愿服务站，就学习了北京 2008 年的经验。

14 年 后 ， 人 们 还 能 想 起 北 京 夏 季 奥 运 会 志 愿 者 人 手 一 个

的 奥 运 微 笑 圈 ， 短 跑 运 动 员 博 尔 特 就 是 戴 着 志 愿 者 送 的 微 笑

圈，冲过百米线，成为新一代“飞人 ”。那一年，国际奥委会

名 誉 主 席 萨 马 兰 奇 在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与 130 名 中 国 青 少 年 对 话

时 ， 手 腕 上 也 套 了 一 个 微 笑 圈 ， 他 说 ， 北 京 奥 运 志 愿 者 是 传

递微笑的使者。

多年以后，新一批志愿者，隔着口罩，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新

一代年轻人遮挡不住的微笑。王雷认为，大家不光是脸上有笑容，

而是整个精神面貌呈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和阳光”。

（实习生郭艺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些人最近一次集体亮相，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1.8 万余名赛
会志愿者中，2000年以后出生的占了大多数。

被问及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评价，这些人常提到的词语有自信、开放、阳
光⋯⋯这也符合人们对这代青年的描述：“平视世界的一代”。

父辈曾追求的“远景目标”就是他们的日常。他们出生后不久，中国加入了世
界贸易组织。他们的成长记忆里，中国举办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2010年上
海世博会，并在 2021 年宣告消除了绝对贫困。如今，父辈设想中更远的目标，也
将由他们去实现。

00 后 集 体 登 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尹希宁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向巴赫先生赠送特色剪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供图

大年初一当天，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志愿者驻地举行升国旗仪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希宁/摄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徐天然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看台区与冰墩墩合影。

北京化工大学供图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赛事服务领域志愿者刘思航在雪中站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供图


